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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
客
是
炎
夏
裡
搬
離
的
，
房
子
空
置
了
四
個
月
。
初
冬
開
門
進
去
打
掃
，
着

實
吃
了
一
驚
，
裡
面
灰
暗
陰
沉
，
空
氣
中
有
一
種
說
不
出
來
的
陳
腐
味
，
一
些
牆

面
開
始
鼓
起
了
包
…
…

鄰
居
老
太
聽
到
響
動
，
微
顫
顫
地
上
樓
來
瞧
，
說
：
﹁東
家
你
回
來
了
。
這

房
哪
，
一
定
要
住
人
，
屋
裡
要
是
沒
了
人
氣
，
房
子
就
不
好
囉
！
﹂

想
起
宮
崎
駿
的
一
部
動
漫
電
影
：
有
一
家
人
住
進
了
一
間
被
人
稱
為
﹁鬼
屋

﹂
的
房
子
，
房
子
已
很
多
年
沒
有
住
了
，
每
到
晚
上
，
屋
裡
會
發
出
可
怕
的
聲
音

。
但
這
家
人
無
處
可
以
容
身
，
只
能
住
在
那
裡
。
村
裡
有
個
老
人
聽
說
後
，
告
訴

這
戶
人
家
一
個
辦
法
：
把
屋
裡
打
掃
得
乾
乾
淨
淨
，
一
日
三
餐
盡
量
在
屋
裡
做
，

家
人
盡
量
高
興
地
說
話
，
如
果
可
以
的
話
，
請
經
常
開
懷
大
笑
…
…
這
戶
人
家
按

照
老
人
的
建
議
行
事
，
﹁鬼
屋
﹂
裡
果
然
再
也
沒
有
發
出
異
響
了
。

人
氣
雖
然
看
不
見
，
摸
不
着
，
卻
在
悄
然
地
改
變
着
這
個
世
界
。
﹁鬼
屋
﹂

裡
的
異
響
自
從
住
進
了
一
家
人
後
它
就
消
失
了
，
自
然
可
以
從
科
學
上
找
到
道
理

。
一
個
地
方
有
沒
有
﹁人
氣
﹂
，
卻
是
一
種
非
常
直
觀
的
感
受
。

有
一
年
在
雲
南
麗
江
玉
龍
雪
山
，
我
跟
丟
了
旅
遊
團
隊
，
為
了
抄

近
路
，
我
走
了
一
條
小
路
，
小
路
在
陰
冷
的
原
始
森
林
裡
穿
過
，

走
到
一
半
，
我
突
然
毛
骨
悚
然
起
來
，
因
為
這
裡
太
安
靜
了
，
靜

得
可
以
聽
到
自
己
心
臟
的
跳
動
，
突
然
一
隻
烏
鴉
從
天
邊
慢
慢
落

下
來
，
翅
膀
扇
着
風
，
突
然
傳
來
一
聲
淒
厲
的
聲
音
，
我
渾
身
顫

顫
，
不
能
自
已
。
幸
虧
此
時
遠
處
傳
來
導
遊
使
用
話
筒
的
聲
音
，

我
幾
乎
狂
奔
起
來
，
奔
向
聲
音
傳
來
的
地
方
。
晚
上
，
我
做
起
了

噩
夢
：
自
己
乘
的
船
失
事
了
，
我
掉
在
了
大
海
中
，
只
有
我
一
個

人
飄
浮
着
，
四
處
看
不
到
岸
…
…

我
喜
歡
安
靜
，
但
不
喜
歡
平
靜
；
安
靜
是
主
觀
的
，
是
人
為

的
平
靜
；
而
平
靜
是
客
觀
的
，
是
物
理
上
的

概
念
。
安
靜
是
那
種
﹁結
廬
在
人
境
，
而
無

車
馬
喧
﹂
的
意
境
。

我
很
喜
歡
小
時
候
城
裡
的
胡
同
，
那
時

奶
奶
住
在
杭
州
城
裡
的
孩
兒
巷
，
那
條
巷
子

詩
人
陸
游
曾
住
過
，
曾
寫
下
﹁小
樓
一
夜
聽

春
雨
，
深
巷
明
朝
賣
杏
花
﹂
的
詩
句
。
巷
子

裡
住
着
許
多
人
，
大
家
共
用
一
個
衛
生
間
，

共
用
一
個
廚
房
，
巷
子
本
來
不
寬
，
每
天
早
晨
和
傍
晚
，
居
民
們

會
把
煤
餅
爐
提
到
巷
子
裡
，
整
條
巷
子
煙
霧
騰
騰
起
來
…
…
但
只

要
夜
幕
一
降
臨
，
整
條
巷
子
就
會
安
頓
下
來
，
連
路
燈
發
出
的
電

流
聲
音
也
能
聽
到
。

我
很
喜
歡
去
奶
奶
住
的
地
方
，
因
為
它
白
天
吵
鬧
得
非
常
有

趣
，
可
以
看
到
形
形
色
色
的
人
，
甚
至
有
一
次
我
看
到
三
四
個
穿

着
白
色
公
安
服
的
人
，
手
裡
拿
着
一
把
手
槍
在
追
一
個
人
，
那
場

景
和
電
影
裡
一
模
一
樣
。
巷
子
到
了
晚
上
，
馬
上
會
變
得
安
靜
，

那
時
的
居
民
沒
有
網
好
上
，
沒
有
酒
吧
泡
，
夜
色
就
像
一
個
開
關

，
它
一
旦
降
臨
，
整
個
城
市
就
會
安
靜
下
來
。
睡
在
奶
奶
的
床
上

，
可
以
聽
到
那
個
叫
﹁二
毛
﹂
的
男
人
傳
來
的
呼
吸
聲
。
那
種
感

覺
就
像
是
在
泡
澡
，
水
是
溫
溫
的
，
很
舒
服
。

讓
人
舒
服
的
是
﹁人
氣
﹂
，
或
是
﹁市
井
﹂
氣
，
我
很
喜
歡
它
們
，
覺
得
這

才
是
生
活
原
來
的
樣
子
。

有
一
年
，
我
在
北
京
的
胡
同
裡
蹓
躂
，
有
一
個
老
頭
在
胡
同
牆
下
曬
太
陽
，

已
在
打
瞌
睡
了
。
有
個
男
的
從
遠
處
走
來
，
走
到
老
頭
兒
身
邊
，
頓
了
一
下
，
說

：
﹁曬
夠
了
吧
，
該
回
啦
！
﹂
男
的
繼
續
往
前
走
，
那
老
頭
﹁醒
﹂
過
來
，
有
點

生
氣
又
有
點
感
激
地
說
：
﹁知
道
啦
﹂
。

那
種
淡
淡
的
對
話
，
像
壺
茶
一
樣
的
有
味
。
那
老
頭
起
身
進
了
屋
，
牆
門
打

開
，
看
到
一
長
得
挺
俊
的
姑
娘
在
裡
面
拖
地
板
，
我
看
到
花
花
草
草
的
一
院
子
。

北
京
的
胡
同
裡
是
最
有
人
氣
的
地
方
，
倒
不
是
因
為
那
裡
住
的
人
多
，
而
有

一
種
極
為
深
厚
的
人
情
味
。

而
北
京
我
已
經
十
年
沒
有
去
過
了
，
這
樣
的
巷
子
，
恐
怕
是
越
來
越
少
了
。

兒時近十年的
鄉間生活，讓我至
今很喜歡田野的味
道。

假日，進山休
息了兩日，住了一

夜農家院。只是雖在山村，卻已尋不見數
十年前鄉間的影子，侷促的院落，被水泥
抹得不見一個土星兒。房屋完全是為旅遊
住宿設計建蓋的，屋裡有電視，還有無限
網，坐在屋裡也可以神遊天下。正房前一
條封閉的簷廊，是華北民居從前不曾有的
。這簷廊做餐廳，一頭還有一個電動麻將
桌。出了院子，外面的土地仍是數十年前
的景象，令人生出許多親切感。

附近山中有幾處頗聞名的旅遊景區，
安頓好住處便直奔景區而去。人未進山，
天卻灑下了淅淅瀝瀝的小雨。四月中旬，
山裡本就有些春寒料峭，再被淋得濕漉漉
的，便減了些遊興。景區基本是一條水泥
路在山谷間盤繞着通向山頂。路兩邊是不
透天的密林，也有絕壁巉岩，石縫中會有
一些凌空生長出來的灌木及雜草展示着生
命的頑強。四月的北方還在枯水季，山澗
裡只零星地散着幾窪淺淺的水。當地人說
，要到了七八月份，山澗裡才會漲滿水，
從山上傾瀉而下，水聲在山谷間迴盪，遠
遠地便可聽到。這又讓人減了幾分遊興。
一路走上去身邊的景色一成不變，在一個
轉彎處看到一株盛開的杜鵑花，已經算是

驚喜了。身臨此境，流連忘返的興致幾乎是沒有的。
將下山時，太陽偏西，時下時停的雨終於止了。山雨

初霽，陽光清澈，越過前面的山頭，渲瀉在山坡上。那山
立刻明麗無比，彷彿剛被清泉沖洗過一般。山坡上的植被
也鮮綠鮮綠的很耀眼，這是又算一個驚喜。

我們到時，繁盛的花季幾近尾聲，梨樹上滿是尚未鼓
出梨形的子房；桃花敗落得盡失嬌媚之色，不過偶爾也有
幾枝或幾株遲開的花，那便分外的醒目了。岩壁上一種不
知名的小灌木倒正是鮮花盛開的時候，一片片小白花綴滿
纖細的枝條。隨處可見的野花保持了獨立的野性，有開有
敗，漫山遍野。

山村的夜晚，不再是漆黑一片了，坐落在山凹裡的村
莊電燈通明。然而，已步入市場經濟的老鄉，純樸的本色
仍保存了許多。食住的安排絕不摳於錙銖，自家的飯菜帶
足了農家灶堂的鄉土味道，鄉間的野菜，水庫中的鯉魚更
是久違了的美味。飯飽之後，步出小院，想欣賞一下久違
的繁星。仰望天空，天氣微陰，星光稀疏，不免又有些掃
興，只好退回屋裡早早休息了。山村之夜的安謐還是都市
無法比的，一夜安睡，醒時昨日的疲憊盡消。

早飯前踱到房後，迎面一座不高的山岡，滿山仍是密
林。傍着山腳，是一片不大的平地，有一塊種了幾十株果
樹，其他的大多空着，不時可見去年收割後留下的玉米秸
稈的根探在雜草中，地頭散植着各種樹木。滿野知名不知
名的鳥，鳴叫着；滿野知名不知名的樹木撐起鮮綠的樹冠
；滿野知名不知名的花草，頂着各色小花。濕漉漉且極清
新的空氣進入體內，一股清涼湧遍全身，讓人身骨皆輕。
房前屋後，鄉間小道兩旁，隨處可見整捆的細樹枝，那是
山民的柴禾。

用過早飯，又奔了一個景區。仍是無奇的水泥山道盤
旋着，兩側是密林及低矮的灌木和雜草。在一個山道轉彎
處，厭煩了水泥路的無聊，便決定沿山坡爬上去。坡頗陡
，帶着倆個晚輩爬到半截，便有點後悔，怕極少有如此鍛
煉的他們出點差錯，後悔藥可沒處尋。好在我們雖是手腳
並用，氣喘吁吁，卻終於平安抵達山頭。果然，風光在險
處。舉目遠眺，山巒起伏，遠處的山凹裡可見恬靜的山村
，隱約的炊煙裊裊地散着。還有被山遮了一半的湖水，在
晨光下泛着鱗光。淡淡的山嵐繚繞在山谷間，使更遠處的
山頭似浮在雲上的綠島。才明白先前的無奇，只為山頂這
美妙的一眺。

回程的路上，車在高速路上飛馳。路兩邊是大片的果
園和無際的田野。漸漸有樓房、廠房在天邊出現，果園和
田野滑向車後，消失在地平線，車很快擁入林立的高樓。

遷徙者的足跡遍布世界
各地，他們的坎坷寫盡人生
的酸甜苦辣，沒有遷徙者的
探索，新大陸不會被發現。
當然，流浪的飢民和難民也
曾給文明的世界造成了無計
其數的社會動盪。遷徙者離

開自己的故土時都有不同的理由，但是最具有鼓舞
力的是渴望改變自己的現狀，尋求更好的生活，追
求更大事業上的發展空間。遷徙者的心理需求顯然
不一樣，心理素質更是參差錯落，結局必然也會截
然不同。我走過世界各地，接觸過來自不同地方的
遷徙者，他們的故事中有困惑，有苦惱，有眼淚，
也有歡樂。

我在美國訪問過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她從香
港退休後來到美國度晚年。回憶起年輕時自己從上
海大學畢業後，坐火車到廣州，然後再途經澳門，
坐船偷渡至香港的經歷，她依然記憶猶新。五十年
前的往事如在眼前。

她離開上海時是一九六二年，手裡拿着以代父
去香港催討債務名義申請的護照和去香港的簽證，
卻因為在香港沒有親戚，只能通過偷渡入境香港。
她並不知道，就在她去香港的同時，在香港與廣東
的邊境上正上演着一齣齣令人驚心動魄的大戲。

一九六二年的中國大陸，正處於大躍進及三年
自然災害時期，人們的生活處於飢餓邊緣。當時到
處謠傳 「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 「英國女王
誕辰，香港邊境將大放三天」，又有前期逃港者很
快從香港向家裡寄錢養家的傳言。於是全國各地大
批的人流湧向深圳。這一事件在一九六二年五月達
到了高潮。僅在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三日，沙灣就聚
集了逃港群眾四千餘人。隨着從全國各地湧入的逃
港者日益增多，失控的局勢驚動了北京。從一九六
二年五月二十二日開始，廣東從各地抽調萬餘名軍
警，堵截收容逃港者，至當年七月八日止，共遣送
五萬一千三百九十五名外流人員回鄉。

出生於粵北一個小山村的一位逃港者，十二歲
那年父親在大煉鋼鐵中掉進土高爐燒死，成了烈士
。在飢餓中掙扎的母親和十六歲的兒子在一場暴雨
中踏上了逃港之路。

在中港邊界上，循着前行的人在鐵絲網上撬開
的洞，母子倆鑽過了鐵絲網。當時大雨如注，積水
淹到了胸部。母親牽着兒子的手，兒子拉着母親，
一起在如汪洋般的水中向香港邁進。當他們跨入香
港疆界時，水已漲到齊肩高了。這時候看見一棵樹

，樹上坐了很多逃港的人。為求活命母親就把兒子
推上去，別人又把他推下來，母親又把他推上去。
遷徙者為了自己的生存堅守着自己佔據的樹上的位
置。每個人的生命都維繫於一線，兒子終於坐到了
樹上，他伸手拉他的母親。樹上人終於憋不住出聲
制止：你還來，再來的話樹的枝椏就要斷了，我們
大家就都一起都掉到水裡，到時誰也活不了。還有
一個人更是粗魯地一腳把他母親踢到水裡面去了。
兒子看着掉在水裡的母親卻無法救，只能傷心地在
樹上哭。後來水退了，兒子和他的老鄉們一起找到
了母親的屍體，母親的屍體就在二百米處的兩棵樹
之間夾着。

我面前的老人全然不了解我講給她聽的這些慘
烈的故事。問老人為什麼決意背井離鄉，離開感情
深厚的父親，她卻說出了另一番理由：一九五七年
夏天，她終於從上海的大學畢業。四年大學，她卻
讀了五年，原因就是為同學打抱不平，導致自己留
級一年。在大學裡自己幸免於被打成右派，反倒使
她下了決心要離開上海。

雖然說當時上海在中國大陸已經算是各方面條
件最好的大城市，她的家人也都在那裡。可是卻無
法忍受那裡壓抑的政治氛圍，無法忍受在那樣的環
境中人性扭曲的生存方式。到香港去是當時她力所
能及的唯一選擇。其實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的生活
還非常艱苦，遠沒有一九八○年以後的繁榮。

為了籌錢去香港，她只能打開自己的箱子，把
平時做的一些絨布衫拿到店裡去變賣，用所得的錢
當路費。到了澳門，她拿着二百五十美元的偷渡費
，跟着黃牛到了海岸邊上船，這些船的設計就是專
門為了偷渡客準備的。站在甲板上看不出底下有暗
艙。並且這些暗艙裡可以藏不少人。偷渡時的價格
就是根據不同的艙位收費。船底收費每人一百港
元。

夜深人靜時她跟着蛇頭上了船，躲在船頭的暗
艙裡，船主給每個偷渡者發了一隻大的漱口杯，以
備暈船嘔吐時用。在一片漆黑中她和其他偷渡者一
起出海了。經過一個晚上的海上顛簸，總算順利，
第二天一大早船就在香港靠岸。上了岸又要一路爬
山進入香港。每個人都只能攜帶很少的東西。她就
拎着一隻小箱子，還總是走在最後一個。

香港社會對於從內地來的人並不歡迎。一位父
親的老友冷着臉問她：十七、八歲的女孩子到香港
來做什麼？她說： 「我已經不年輕了，今年三十歲
了。」由於她個子不高，所以父親的朋友沒有看出
她的實際年齡。聽說她都三十歲了，就又說： 「三

十歲的女孩到香港來做什麼？」言語間毫無熱情可
言。

這位女士到了香港，開始在夜校上課學英語，
並開始憑着自己學到的專業在一家印染廠做技術員
的工作。當時香港用水十分緊張，每周才送一次水
，用戶需要把水儲存起來維持一周的生活。她租了
一間房，包吃包住，每天吃的也是房東提供的簡單
飯菜。這樣的生活毫無疑問的比在上海的生活苦，
可是她咬着牙一過就是七八年。一直到她結婚成家
。後來又創業開廠，為了節省開支，她一個人扮演
了多個角色，又是廠長，還兼會計、技術員。一身
多職從不停息。人們常以為，香港是一個紙醉金迷
的地方，可是在她的記憶中卻從未有過休閒和享受
的時候。最奢侈的就是與朋友喝喝下午茶。

她離開故鄉是因為對於社會政治氛圍的恐懼，
也正是這種恐懼反倒鼓舞她克服了對於親情的眷戀
，走上了遷徙的不歸路。數十年後她仍然自豪的告
訴我，儘管她在香港一直過着緊張忙碌的日子，生
活也不見奢華，可是她在父親和上海的親人最艱苦
的 「文革」歲月中，始終是他們堅強的生活支柱，
定時定期地用自己存下的收入幫補上海親人捉襟見
肘的生活。

見到面前這位八十多歲的老人，我想起了在那
段艱苦歲月中與我們一起生活的外婆，也正是她把
親戚從海外寄來的外匯用來維護我們的生活，才使
得我慘淡的童年生活中灑上了幾點陽光。

在早年偷渡香港，許多後來成功的名人中：羅
文、倪匡、馬思聰、惠英紅、曾憲梓、葉問的後代
，以及白崇禧的家人等，他們都經過艱苦的奮鬥，
從貧寒的遷徙者到卓有成就。

一九七八年以後，香港又遭遇了歷史上最波瀾
壯闊的越南船民潮，那次長達數年的事件將香港搞
得精疲力盡。

我在美國結識了不少來自越南的朋友，其中大
部分都是跟隨家人經歷了海上漂泊逃出越南，他們
的遷徙歷程更是驚心動魄。一九七五年越戰以美國
狼狽撤出，南北方統一宣告結束，北越當局獲得政
權後立即對南越開始大規模反華排華運動。他們關
閉華文學校，禁止華文報紙，解散華人社團，緊接
着，越南當局又採取更加殘酷的手段清查華人資產
。越南當局清查華人家庭資產的過程與當年黨衛軍
的做法如出一轍。華人集中居住社區會突然湧進大
批軍人和政府人員，將各條街道嚴密封鎖，每個華
人商家都會受到了地毯式的嚴格搜查。搜查者將各
種商品物資固定資產及往來帳目，現金存款一一登
記在冊，然後封存沒收。華人一夜之間喪失了家族
和自己畢生奮鬥所得的全部的財產，無以為生。為
了生存，華人只得變賣家產實物，以換取微薄收
入。

最後，越南當局又進一步強迫華人在文件上簽
字， 「自願」放棄自己的房產，帶上少量的生活必
需品和衣物，到鄉下去種田。在極短的時間內，在
越華人被榨乾了祖祖輩輩積累的財富，被徹底掃地
出門，成為無家可歸的流浪者。在走投無路的絕境
下，越南華人只能亡命大海，逃亡別國尋找生路。
儘管浩瀚無際的大海不知何處可以棲息，他們依然
攜家帶小投奔怒海。

我的一位朋友當年也就七、八歲，跟着家人變
賣了所有家產，又向越南當局交了錢，才得以找了
一條船亡命大海。他們不知道歸宿在何方，卻堅信
原來的故鄉已經不會給他們任何生存的機會。

據不完全統計，從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八年七
月底，大約有二十幾萬越南華僑被趕回中國，逃亡
其他國家的越南華人則有五、六十萬。華人出逃的
路線主要是乘船從海上前往香港，菲律賓，東南亞
國家，印尼或澳洲等，再輾轉往歐美等西方國家。

那幾年裡，大約有十幾萬華人搭乘貨輪，漁船
甚至小舢舨逃亡飄盪於公海上，不知有多少華人葬
身於狂風暴雨和驚濤駭浪之中。南中國海，馬六甲
海峽，印度洋，南太平洋及附近公海是海盜猖獗的
海域，那些無法無天的海盜駕駛快艇，架着機槍，
在海上肆無忌憚地搶掠九死一生的華人偷渡船，殺
死男人，強暴妻女，犯下滔天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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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戲曲，品種繁多，風格各
異。其中，最有特色的，應該數浙江
紹興的越劇。它的演員，無論生、旦
、淨、丑，居然全部都是由女演員扮
演。除了小生、老生以外，連花臉、
丑角都是女性演員，這在其他劇種中

，是很為少見的。故而，當時曾稱它為 「女子越劇」。
越劇，最早起源於浙江嵊縣一帶。清光緒年間，有幾

名說唱藝人，化妝演出一些小戲，如《賴婚記》、《賣婆
記》、《賣青炭》、《箍桶記》等，主要以反映農民生活
為主，人稱 「小歌班」，又叫 「的篤班」。後來， 「小歌
班」開始到杭州、上海等大城市發展，逐漸能演出《雙珠
鳳》、《珍珠塔》等大戲，戲班的規模也越來越大，開始
在觀眾中有了影響。為了與俗稱 「紹興大班」的 「紹劇」
有所分別，大家就稱它為 「紹興文戲」。不過，那時的 「
紹興文戲」，只有男演員，沒有女演員，這就是越劇歷史
上的 「男班」階段。

到了一九二三年，藝人金榮水受京劇 「髦兒班」的啟
發，想在戲班中培養一批女演員。於是，便在嵊縣辦起了
第一個 「女子科班」。經過短期的訓練後，就開始以 「文
武女班」的名義，四處巡迴演出。這時候， 「男班」與 「
女班」同時並存，相互競爭。但由於 「女班」中的演員，
相貌俊美，台風幽雅，深受觀眾喜愛。久而久之， 「男班
」的演出狀況越來越差，逐步衰落，漸漸淘汰。最後，終
於由 「女班」取而代之，一統天下。從此，越劇戲班全部
都是由女演員擔任演出，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後，在上海的 「女子文戲」戲班，
竟多達三十餘個，呈現了極為繁榮的現象。同時，在此期
間先後湧現了一大批廣受觀眾歡迎的著名演員。如前期的
「三花一娟」——施銀花、趙瑞花、王杏花與姚水娟，以

及後來的 「十姐妹」——袁雪芬、尹桂芳、范瑞娟、傅全
香、筱丹桂、徐玉蘭、竺水招、徐天紅、張桂鳳、吳小樓
。她們當時已開創流派，分別在幾個越劇戲班擔任主要演
員。一九四七年，為了加強團結，反對舊戲班制度，籌建
劇場與戲校，發展越劇事業。在袁雪芬等人的組織下，她
們克服困難，通力合作演出了大型越劇《山河戀》一劇，
精彩紛呈，好評如潮，在社會上造成了非常積極的影響。

越劇，從 「男班」到 「女班」，藝術質量有了顯著的
提高，特別適合演出 「才子佳人」式的戀愛題材的劇目，
如《紅樓夢》、《西廂記》、《梁山伯與祝英台》等，都
特別出色。但是，它的弱點則在於陰柔有餘，陽剛不足。
為此，上海越劇院、浙江省越劇二團都在建國後，進行革
新試驗，精心培養了一批男學員，採取 「男女合演」的方
式，也曾獲得一定的好評。並且，湧現了劉覺、趙志剛等
一些優秀的男演員。然而，至今為止，越劇仍然以女演員
為主，她們依然在劇團中佔有極大的比例。

􀎠男班􀎡與􀎠女班􀎡
鄧小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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